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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wwaanngg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這個是一兩年前在下的拙作，也曾在老朱論壇貼過，後來論壇關閉。



現再次貼出與大家共享，希望哪位同好幫忙推薦註冊！



張無忌與趙敏遠赴冰火島隱居，楊逍繼承明教教主之位後，朱元璋在應天自稱吳王，併吞其他明教義軍，並遣人將楊逍暗殺。



周芷若對張無忌念念不忘，時時關心明教反元大業，不忿朱元璋之野心，欲行刺之。



途中被丁敏君暗算，身中十香軟筋散。



丁敏君將其交給朱元璋，並取得掌門指環。



朱元璋暗殺楊逍之後，手下明教諸將對張無忌和楊逍兩任教主忽然消失或暴死心生疑竇，朱元璋得到周芷若後，正好將殺死楊逍的罪名安在周芷若的頭上，並污其暗殺張無忌，以消諸將之疑。



因此，以行刑高手「鬼斧神刀」陰不害主持凌遲之刑，剮周芷若以為教主報仇。



朱元璋深忌知曉此事的丁敏君，欲除之而後快，而陰不害卻與丁敏君有殺妻之恨，只是陰不害一直匿名隱居，丁敏君不知其真實身份。





（一）引子：廢去武功



一陣青煙飄過，周芷若悠悠醒來，只覺渾身無力，頭暈欲裂。



「周師妹，你的膽子倒不小啊，行刺當今吳王。」一個尖利的聲音在她耳邊幽幽響起。



「這十香軟筋散可是師妹的拿手好戲，不想今日還施於汝身。」



周芷若定了定神，發覺自己被數條鐵索縛於一鐵板之上，穴道被制，經脈不通，竟是一絲氣力也使不出來，當下黯然說道：「師姐何故如此，莫忘了峨眉掌門之物在此。」



一念至斯，方覺左手大指掌門指環已被除下。



「哼，你不尊師命，先與張無忌這魔頭鬼混，後欲行刺當今吳王，破壞反元大業，更將斷送峨嵋一脈，你忘記師傅是怎麼死的了麼？」丁敏君一揚大指之上的峨眉指環。



「你如今已被開出本門，叛門之罪暫不追究，只憑吳王發落。」



「丁掌門，此女已醒，如穴道鬆開，可是難制得很吶。」



「吳王莫憂，這賤人武功雖強，主修外功，內功卻只了了，去其外功只需斷其手足筋脈，我峨眉內功之練門，在於至陽穴，可經此穴化其內力。在下將其熏醒，正是要讓這賤人受此斷筋化功之痛。」



一名黑袍男子向前一步，手持一物，長約五寸，其細如針，仔細看時，卻是一把利刃，刀身卻是急細。



「周姑娘，在下陰不害，奉吳王命特來伺候姑娘。」



說話間已蹲到周芷若身側，翻開周芷若左袖袖口，只見一隻皓腕素手無力垂在鐵板上，陰不害將手中利刃平平刺入周芷若的手腕，輕輕一挑，「啪」的一聲清響，一絲鮮血從周芷若的腕上流下，陰不害順手點中周芷若上臂一穴，血流立止。



「好，不愧為鬼斧神刀，渾然天成。」丁敏君讚道，心中頓覺痛快。



看周芷若時，卻是銀牙暗咬，緊抿嘴唇。



陰不害對丁敏君略一點頭，起身走到周芷若右側，周芷若的右手之前日夜習練「九陰白骨爪」，此時雖同樣皓白無暇，綿軟無力，卻仍可依稀看出，此手比之左手更為有力。



陰不害不敢怠慢，如法炮製，周芷若仍不發一聲。



至此，周芷若之「九陰白骨爪」已完全廢去。



陰不害面無表情，走到周芷若腳邊，伸手除去其鞋襪，露出一雙纖足，沒想到武功高強的峨眉掌門，雙腳竟如此纖細雪白。



腳背白皙欺霜，略顯骨感，幾根淡藍色的血管若隱若現。



腳趾修而不過長，趾甲微亮。



腳底板微顯粉紅，腳底弓則現粉白，竟無一點出繭的痕跡。



腳跟圓潤細嫩光滑。



腳踝處更顯纖細，內外側踝骨及後腳筋處凸顯，正是練武之人的特徵。



陰不害，將利刃從周芷若腳跟上方刺入，暗運內力，輕輕划動，片刻之後，一聲脆響，周芷若左腳腳筋被生生切斷。



陰不害同樣點穴為其止血，並對其右腳如法炮製。



周芷若手足被廢，已無法使用任何招式，體內只餘內力，卻苦於穴道被封，施展不得。



陰不害解開她週身的鐵索。



「周姑娘，是否要在下助你翻身？」周芷若明知翻身後必將失去內力，卻仍不想讓此男人碰到自己的身子，欲待翻身卻仍渾身無力，陰不害微微一笑，伸手執腰將她翻了過來。



陰不害從囊中取出一針，長約三寸，對準周芷若的至陽穴刺入，周芷若只感劇痛，身軀一抖，險些叫出聲來，一炷香的功夫，渾身內力已經散去，頓時面現蒼白，冷汗直冒。



從此，周芷若再無半分武功，甚至連自盡的力氣也已失去。



陰不害拔下長針，長身而起，向吳王施禮。



吳王笑道：「如此多謝二位相助，凌遲一事，還需陰先生主持。」



丁敏君眉毛一揚：「哈哈，好說好說，我要親眼見這賤人受千刀萬剮而死，方洩吾恨。」



忽覺背心一痛，內力源源流出。



「哈哈，周姑娘，你將被凌遲五日，在下必將盡心服侍，必不會令你少挨一刀，少活一刻，奉吳王令，令師姐在下會使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為你報仇。」

「來呀，伺候周姑娘沐浴更衣。」吳王喊道，四名女子推門進入。



陰不害提起癱軟在地，內力全失的丁敏君，隨吳王退出。



約莫過了一個時辰，周芷若被沐浴已畢，四女給她換上一件白色罪衣。



此時經溫水浴後，周芷若面部微現紅潤之色，比之內力全失時之蒼白可憐，另顯一番風味。



房門一開，兩名武士將刑架抬入，此木架呈一方框形狀，長不及兩米，寬一米有餘，上附鐵索，鐵索上帶一鐵箍。



兩名武士將此刑架平放於地，四女將周芷若放於刑架之內，手足恰好放在刑架四角，四女各處一角，將周芷若雙手雙足摁在刑架角上，呈一火字。



兩名武士將用鐵箍將周芷若纖腰箍緊，為防她掙扎，又將她雙肩和大腿摁住。



可憐周芷若早已內功全失，莫說掙扎，只怕連起身的力氣的不曾再有。



陰不害將手中所執一袋放在地下，從袋中取出一錘，二粗二細四釘，「周姑娘，在下須將你釘於此架上，明日方可開刀，請姑娘忍耐則個。」



說罷，半跪於周芷若左手邊，周芷若左手已被放於刑架角上，手心向上，陰不害叮叮幾錘，細釘已從周芷若手心穿過，只餘釘尾露在外面。



一道鮮血從周芷若手心流下。



周芷若只覺左手鑽心之痛，卻無力掙扎，秀美緊蹙，冷汗又一次沁滿額頭。



陰不害將周芷若右手如法炮製，釘完之後，又一次點穴為其止血，並取出一錦帕，輕輕將周芷若兩手上的血擦去。



陰不害又走到周芷若左腳邊，用手拂了拂她的腳背，暗歎一聲。



周芷若雙手釘完，痛楚稍減之際，左腳又是一陣劇痛，這次陰不害用的是粗約五分的大釘，從周芷若腳骨間釘入，周芷若雙腳腳板纖薄，因此，此粗釘並不甚長，然粗釘釘入比細釘痛的多了。



雙腳釘畢，又是點穴止血，錦帕擦拭。



陰不害將袋中之物「嘩啦啦」倒於地上



「請周姑娘仔細觀看，此次陰某這些玩意都將用於姑娘身上。」



「此為挑刃，方才姑娘手腳斷筋之時已初試其鋒，後面還有用處。」



「此為鉤刃，可用之姑娘之筋腱。」



「此為齒刃，可鋸姑娘之玉肌。」



「此為剜刃，本用於人目，然姑娘絕色，不忍毀之，可剜姑娘之香脂。」



「此為小刀，最是常用，可片姑娘肌膚，以姑娘之身，在下之技，吾思必當下刀無礙。」



「此為劃，可開姑娘之皮，裂姑娘之肌。」



「此為針，姑娘散功時已受過它的味道，此針尚有其他妙用。」



「此為剪，姑娘必已識得。」



「此為夾，可生生取下姑娘之皮肉。」



「此為錘，姑娘方才也已試過。」



「此十樣乃在下嘔心之作，能用於伺候周姑娘這等佳人，也不枉了。」



「伺候周姑娘好好歇息，明日開刀。」



四女在地下鋪了厚厚一層茅草，上鋪軟縟，二武士將刑架抬到草上，抬動之時，牽動周芷若手足，傷口為釘尾所磨，又是痛徹心肺。



待眾人退出之後，周芷若臥於草上，手足全身皆不能動，一動則手足劇痛，少頃疼痛稍止，周芷若閉上雙眼，眼前就顯出丁敏君這門下敗類，竟然出賣掌門，卻不知吳王乃心狠手辣之人，如何能容得她，殊為不智，今被擒去，不知陰不害將如何使她生不如死。



一念至此，又想起，陰不害今日給她看的十種工具，明日就要用於自己身上，不禁背心發涼，今日只是斷筋、散功、釘架就如此痛楚，今後五日如何挨過，只盼速死，偏偏又渾身無力，不想今日如此之慘，早知如此，必當遵守使命，不再見那張無忌，如今與張無忌並無夫妻之實，卻遭此慘報。



念及張無忌，這負心之人與那趙敏賤人遠赴冰火島快活，將自己孤身留在中原，終於被丁敏君暗算，心中頓時大痛，罷了，明日任那陰不害處置，一死以報師恩吧。



一夜無話，天已大亮，又是四女進屋為周芷若沐發洗臉，洗手濯足，手足少不得又是劇痛。



洗畢，又給周芷若灌下一碗參湯。



「呵呵，姑娘昨夜好夢，此參湯乃東北老參所制，每日一碗足以令你挨到刑畢，吾還有三法，可保你活受此凌遲之苦直到最後一日，刀剮時吾將點汝穴道止血，剮畢吾將以此黑玉斷續膏敷傷，更將用吾之內力助你活命。」



陰不害說著走入屋裡，二武士將刑架抬出，立於院內，院中已立有一柱，武士將架上鐵索纏於柱上，陰不害將周芷若的秀髮縛於刑架上沿。



周芷若此時早已心如死灰，只是默默地任其擺佈，如花容顏，並無一絲表情。



不一時，吳王已到，在院中坐下，向陰不害點頭示意，第一日正式開刀。





（二）第一日：左手、左臂



陰不害緩緩走到周芷若左手邊，身旁武士手捧一盤緊跟其後，盤中陳列剮刀十種，陰不害取過剪刀，從周芷若腋下剪開囚衣，一直往上，直至袖口，長袖剪下後，露出一條藕臂，只見那一隻手腕白似春蔥，淡紫的血管處一點紅疤，正是昨日斷筋之痕。



上臂玉肌嫩滑，柔若無骨，雪白的肌膚上殷紅一點，正是峨眉派滅絕師太所點守宮砂，可憐周芷若，竟以處女之身受此人間極刑，更再無機會與張郎相會；再看那香肩渾圓而不嫌豐腴，柔美而不嫌軟弱，整條手臂渾如潤玉。



陰不害長吁一口氣，出指如電，輕點周芷若左肩二穴。



「周姑娘，得罪了。」陰不害幽幽講道，言罷取過挑刀，在周芷若守宮砂旁邊入刀，生生將這守宮砂剜了出來。



這一剜陰不害只覺刀隨意走，這手臂肌膚果然柔嫩。



周芷若只覺上臂一涼，劇痛頓生，左臂一抖，又牽動了左手之釘，痛上加痛。



陰不害在周芷若的傷口上輕吹一口氣，「周姑娘請忍耐，動則疼痛更甚。」只見那傷口雖較深，卻只見些許鮮血滲出，更覺順心。



於是取過小刀，在周芷若前臂上平平片了一刀，傷口極淺，只剛片到周芷若的肌肉。



陰不害隨即以此刀法在周芷若小臂片了一層，周芷若開始尚能感覺到刀口之涼，後面只有一陣陣劇痛，眼見前臂皮膚已盡，香肌露出。



出血甚少，周芷若的手臂肌肉呈粉紅色清晰可見。



一炷香的功夫，陰不害又片完一層，片下的肌肉甚薄，兩層片過，並不見周芷若前臂細去多少。



眼見片第二遍時，周芷若面部痛楚之狀略輕，原來人之痛感有適應。



陰不害決定稍停前臂之剮，先處理周芷若左手，一來前臂剮淨恐周芷若左手再無感覺，二來換個方式可刺激周芷若之痛感。



陰不害抓住周芷若的左手，使勁一掙，將其左手從鋼釘上硬生生掙脫，這次劇痛使周芷若不覺慘叫了一聲，本已閉上的雙目也突然睜開。



陰不害再無二話，取過鐵夾，夾住了周芷若左手食指指甲，緩緩拔出。



周芷若這次緊抿雙唇，不再出聲。



陰不害拔得極慢，終於將周芷若五個指甲全部拔下，然後取過鐵錘，一節一節將周芷若的指骨敲碎，這碎骨之刑，比之剛才小刀取肉，卻是大巫之於小巫了。



五指敲完，陰不害試了試周芷若的鼻息，知她並未暈厥，只是閉目不看而已，於是重又取過小刀，開始處理周芷若的上臂和肩部。



這次仍是快刀平片，出刀卻慢了一些，一刀片完正是要讓周芷若有片刻回味。



上臂和肩部也各片過兩遍，粉紅色肌肉也已露出，眼見已是午時，陰不害向吳王一躬身。



「主公請先用膳，午後在下再作計較。」



午飯畢，陰不害再次走到周芷若左面，先是以挑刃剔取周芷若手上皮肉，周芷若玉手纖細，並無多少肌肉，尤其手背更多的是一層皮膚，陰不害竟能將其手上肌肉精細剔下，且是在周芷若指骨破碎變形之後，端的是神乎其技。



眼見周芷若左手手指皮肉小片落下，五指指骨也不斷脫落。



又待手掌手背筋肉全部剔完之後，掌骨露出。



周芷若早痛的冷汗直冒，期間忍不住慘叫幾聲，陰不害卻只安心幹活，似未聽聞。



隨後仍是片取左臂肌肉，陰不害拿捏神准，每一刀片下的肌肉大小，厚薄竟是基本一致，且每片一輪，皆是七十刀，每一刀所片下的肌肉，均為粉紅薄片，直如花瓣一般，一時間落英繽紛。



又是五輪片過，周芷若左臂自掌至肩，已無寸肌，只餘掌骨、尺撓二骨、肱骨白骨森森。



再看周芷若時，面白如紙，淚痕殷然，粉色小唇上似有血跡，胸部不斷起伏。



陰不害忙取過黑玉斷續膏，敷於周芷若肩部傷口，然後輕點其背部至陽穴，一絲內力輸入周芷若體內，恐其自盡，不敢多輸，淺試則止。



「稟主公，今日此女擬受五百刀，實受五百零九刀，刑已畢，請主公驗刑。」



「陰先生辛苦，請早歇息，明日再來理會。」



「主公請先行，在下此今日還需伺候此女睡下方可，以備明日之刑。」



刑架被抬回屋內，置於草上，周芷若傷處雖有黑玉斷續膏，卻仍難忍。



然今日受刑確實疲累，竟在劇痛中沉沉睡去。





（三）第二日：右手、右臂



這一覺周芷若竟一夜無夢，房門響時四女悄然而入，周芷若江湖兒女，自是甚為警覺，已然驚醒。



外面又已是天光大亮。



又是沐發洗臉，洗手濯足，參湯續命，刑架抬出。



周芷若此時早已橫心受死，昨日已經受酷刑臠割，今日右臂受刑應如昨日一般，雖痛的生不如死，至少已心中有備，因此再不似昨日晨時那般尚有些許惶恐，面上的表情也自若了許多。



殊不知今日之刑，又有新法。



待朱元璋坐定，陰不害如昨日一般剪下周芷若右邊長袖，周芷若右臂同樣白皙，只是上臂少了一點守宮砂，陰不害伸手撫摸了一下周芷若的藕臂，略一點頭。



原來周芷若平日以右臂運劍，後來得九陰真經後又以右臂運用九陰白骨爪，其右臂肌肉比之左臂要緊致一些，但單從外表看來，周芷若雙臂皆是丰韻白皙無二，一點也看不出分別，陰不害行刑高手，早已有所考慮，今日撫摸之下，果然如此，心中微感得意，正可依自己昨日計議，以其右臂發揮神技。



陰不害在周芷若耳邊幽幽說道：「周姑娘，昨日在下以小刀取汝皮肉，汝必當在下技藝平平，與一般劊子無異，今日在下以新法伺候姑娘，望姑娘細品之。」



當下輕點周芷若右肩二穴，向吳王點頭示意，伸手取過鐵劃，在周芷若左肩上淺淺劃了一道，深止至皮下。



然後一手持夾，夾住創口皮膚扯起，一手持剪，細細的剪下一片。



當下一邊撕扯，一邊剪動。



每一次撕扯剝開、每一次碎剪下的皮膚都只有錢眼大小，周芷若見陰不害每次剪下皮膚如此細碎，分明是要自己受盡這生生剝皮之痛，又不用刀，心中不僅悲苦，幽幽一聲輕歎，當下閉目不看，硬生生挺受這剝皮苦刑。



陰不害果然是個精細之人，一個時辰之後，周芷若的右臂皮膚已被剝至腕處，整個手臂均已露出粉紅肌肉，間或絲許白色脂肪，些許鮮血，甚是鮮麗。



陰不害神技，剪下的竟只是薄薄透明一層皮膚，無絲毫筋肉相附，且撕扯之間竟無一次將皮膚扯斷。



周芷若此時方知細品之意，這一個時辰的剝皮比之昨日一天臠割其痛更甚，花容早已失色，心中暗求如昨日般利刃加身，比這撕扯之刑卻要舒服十倍了。



剝皮至腕，陰不害意猶未盡，伸手將周芷若的右手從鋼釘上掙脫，此時周芷若的右手雙腳傷口已略有結痂，此一掙比之昨日要更加痛上幾分，然周芷若此次並未如昨日般失聲慘叫，只因這剝皮早已使得她痛徹骨髓，並無劇痛突現之感。



陰不害繼續撕扯剪動周芷若手上皮膚，直至五指指尖，至此，周芷若右臂右手已無片膚。



陰不害放下鐵夾剪刀，改執小刀，將刀尖慢慢刺入周芷若食指指甲下方，直至指甲根部，然後將其指甲生生撬起。



五指指甲皆被撬下之後，陰不害取過鐵夾，從食指開始，又一節一節將周芷若指骨夾斷。



鐵夾斷指比之昨日鐵錘碎指，其痛更長，其苦更甚，五指又是女子痛覺極為敏銳之處，一雙木拶不知冤屈過多少古今女子，這鐵夾斷骨與拶指之刑正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只是並非五指齊拶，而是逐節夾斷，一手五指，指節共有十四，如是周芷若便有十四次受用。



行刑至此，午時已到。



午飯畢，陰不害取過鋼針，刺入周芷若上臂一條美人肌，然沿肌理划動，生生將其豁開，此法甚見功力，如用挑刃、鐵劃等物，其刃過於鋒利，不能使周芷若充分受此裂肌之痛，然用鋼針，卻須把握肌理方向，否則鋼針容易斷入肉中。



這裂肌之苦比之剛才剝皮，又要超過幾分，一劃之下，周芷若禁不住又是慘叫。



陰不害如法炮製，以鋼針很仔細的劃裂周芷若臂上每條粉肌，直至每條肌肉裂為數絲甚至數十絲，卻仍以肌腱連於骨上，其間如遇脂肪，則以鋼針挑出。



周芷若再也無法忍住，開始不住低聲呻吟，抽泣。



自臂至手，周芷若之肌肉無論長短粗細，皆已被陰不害手中鋼針裂過一遍，雖已裂開，卻仍連於骨上，陰不害開始取肉，將這裂開的肌肉一條一條挑起，用剪刀從每條肌肉兩端剪下。



這次是從手指開始，向上至肩，絲絲粉肌如絮，又見落英繽紛。



這剪肉之刑之痛，比之裂肌卻又不如，周芷若不再抽泣，緊抿雙唇，默默忍耐。



終於，周芷若右臂自掌至肩，只現白骨森森，陰不害取過鉤刃，剔取周芷若右臂殘餘筋腱，聽到自己身上的剔骨之聲，周芷若只覺耳根發酸，這筋腱從骨上剔下之痛不亞於裂肌，所幸周芷若右臂筋腱有限，十幾聲脆響之後，陰不害向吳王行禮。



「稟主公，今日此女共受剝皮、裂肌、剪肉、剔骨之刑，擬受五百刀，實受六百十一刀，刑已畢，請主公驗刑。」



「好好好，陰先生神技，今日吾大開眼界，今晚請先生隨我用餐。」



「主公，犯人尚未服誅，在下不敢放縱，請主公先行，在下尚須侍候犯人歇息，以備明日，主公之賜，待此刑結束之後，在下方不敢辭。」



敷藥、運功按過不表。



周芷若今日雖受刑更加疲累，卻無絲毫睡意，剝皮、裂肌、剪肉、剔骨之痛不自覺一遍又一遍在心中回味，自今日方知陰不害之可怕，手段之狠辣，刑技之神。





（四）第三日：左腳、左腿



好容易睡去，夢中卻又是白日酷刑重現，周芷若只覺冷汗透衣，再度驚醒，只見一片銀光透窗而入，正值四更時分，周芷若只覺雙肩傷口處仍是疼痛不已，當下再無睡意，白日酷刑卻又在腦中浮現。



屋外打更之聲響起，天已五更，不一時，窗外月光隱去，天色微亮，屋外已有腳步之聲，門響處，四女進屋開始侍候周芷若起身。



「周姑娘，今日之刀數多於前二日，在下只好委屈姑娘早起。」門口傳來陰不害的聲音。



洗濯完畢，天色已放亮，刑架抬入院中，周芷若昨日受刑甚是慘酷，夜間又未睡好，參湯雖已灌下，卻仍面現委頓之色，蒼白的面色微微有些發灰，雙目神采亦亞於往日。



陰不害當下再次出指，向周芷若至陽穴輸入內力，助其恢復精力。



不一時，吳王已至。



陰不害走到周芷若身邊，只見白色罪裙以下，一雙秀足，兩截纖踝露在外面，骨肉勻滑，宛如兩段春筍，腳趾勻稱整齊，像十棵細細的蔥白，排列錯落有致，只是腳背釘入的兩隻黑釘無聲的摧殘著這雙藝術品。



長裙掀起，美腿畢現，陰不害不禁有些躑躅，今日之刑，須剮周芷若一腿，陰不害此時見周芷若兩腿之修長緊致，白皙柔美，並無二致，陰不害正猶豫該從哪條下手，突見周芷若左腳微微一動，當下決定從這邊下手。



點穴止血之後，陰不害並未急於將周芷若左腳扯脫刑架，卻取過剪刀做為周芷若修剪趾甲之狀，原來周芷若腳趾纖細，除大趾外，其餘四趾趾甲皆十分纖小細緻，且光潤圓滑，微微發亮，像一片片珍珠貝，只是鐵夾不易夾住。



因此，陰不害決定改用剪刀，以剪尖刺入趾甲縫中，先將趾甲微微掀起，再齊根將此片趾甲剪下，四趾剪完，到大趾時，趾甲略大，於是陰不害分三次將其剪盡。



趾甲「修剪」畢，陰不害方將周芷若左腳從釘上扯出，劇痛之下，周芷若五趾與腳掌立時縮緊，陰不害慢慢輕揉周芷若之足，使其慢慢鬆開，然後繼續處理。



先是從趾尖開始剝取周芷若腳上皮膚，仍是如昨日般用鐵夾、剪刀處理，只是周芷若雙腳雖十分白嫩，腳上皮膚比雙手雙臂仍是堅韌不少，使得此刑比之昨日剝皮更加痛楚。



剝皮至過踝處止，陰不害開始用小刀割取周芷若足上之肉，周芷若之足雖纖巧，略顯骨感，比之雙手肌肉卻多了許多，先是五趾趾肚一大四小五顆豌豆般圓肉，然後是腳板外側一條窄窄玉肌，而腳底板之肌韌而不死，腳底心之肉嫩而不膩，最後是淡淡粉紅色的圓潤腳跟，這幾處下刀手感各不相同。



肌肉取畢，陰不害再次取過剪刀，將周芷若趾頭一節節慢慢剪下，每一剪都剪的極細緻，周芷若每個腳趾都要三次方才剪完。



腳趾去盡，陰不害又取鐵錘，細細的將周芷若殘損的腳掌敲成骨肉之泥。



左腳處理完畢，接下來是腳踝，周芷若腳踝骨感纖細，踝處並無一分肌肉，因此陰不害乾脆重重幾錘，將周芷若左腳腳踝敲的粉碎。



這腳踝之處最是敏感，刑求之時常以夾棍加之，痛苦至極，所以俗諺有云「三木之下，何供不可求」，棍夾尤痛至斯，何況生生敲碎，一錘落下，周芷若慘叫一聲，竟暈厥過去。



陰不害卻甚仔細，以指按周芷若人中，待其悠悠醒轉，第二錘方落下，反覆幾次，周芷若終是難逃這碎踝之苦。



錘畢，待周芷若最後一次醒轉，陰不害開始自下而上，剝取周芷若左腿皮膚，仍是以夾撕取，但是卻不再剪碎，只以鐵劃自腿側劃開一條，又在大腿跟處劃了一圈，一個時辰之後，周芷若整條左腿皮膚已被整片剝下，並無一絲破損，連膝關節處亦是如此。



對於剛剛受過碎踝慘刑的周芷若來說，這撕皮劃膚之刑竟似休憩，感覺並不如昨日剝皮那般痛楚，待到整片皮膚取下，周芷若心中竟生讚歎之意。



此時午時已至，吳王歇息用膳，陰不害卻又趁機為周芷若輸入少許內力。



與手臂相比，周芷若腿部肌肉更加修長，且由於之前勤練輕功的關係，腿部肌肉更為緊致，陰不害仍以鋼針裂肌之法，只是鋼針在周芷若腿肌中的每一劃都比昨日手臂中時間更長、力道更大，當然苦痛更甚。



周芷若昨日雖已受過此刑，但仍疼的渾身發抖，眼淚直流，受刑的左腿更是不停抽動，每一抽動，則各條肌肉收縮清晰可見！



此等畫面，本極詭異，然周芷若之腿修長美麗，迷人曲線仍存，白皙皮膚雖已剝盡，粉紅長肌與些許白色脂肪相間之色仍是十分漂亮，加之清秀的容顏神色楚楚，痛楚呻吟之聲又極為動人，因此，觀者只覺十分性感。



裂肌已畢，陰不害卻不似昨日那般以剪去肌，卻取過鐵夾，竟是硬生生將周芷若的腿肌一條條撕下。



周芷若的腿部本就比手臂肌肉更加緊致堅韌，又是硬生生從筋腱處撕扯下來，這種痛楚比剛才的剝皮裂肌又要加劇數倍，與碎踝之痛也頗不同



碎踝之時，雖然劇痛卻是乾脆，此時每撕一條所用時間不短，且舊痛未止而新痛又生，周芷若只覺這劇痛無休無止無盡，疼的竟已無法暈絕過去，張口欲叫，卻發不出一點聲音。



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終於見陰不害放下鐵夾，又以鉤刃剔骨，這腿上筋腱比之雙臂多了不少，且韌性更佳，更不易取下，這一次剔骨之痛亦遠甚於昨日，但周芷若卻感覺比剛才劇痛輕了許多。



剔骨已畢，今日之刑結束，陰不害回首向吳王致意：「稟主公，今日此女擬受七百刀，實受九百零三刀，請主公驗刑。」



吳王道過辛苦自行離去，陰不害見周芷若經此慘烈一日，已面現憔悴之色，忙以黑玉斷續膏敷其傷口，並運內力在周芷若體內通行一周後，再將其從周芷若體內化出。



陰不害又深恐周芷若再次夜不能寐，以鎮靜之香燃於周芷若室內，助其入眠。



待周芷若入睡之後，陰不害見其面上微顯紅潤之色，方才放心離去。





（五）第四日：右腳、右腿



這鎮靜之香效力甚好，周芷若睡的竟是十分順暢，直至四女進屋為其洗濯方才醒來，這一醒便又是慘酷一日之始，沐發洗臉平日裡本是十分舒服之事，此時卻只能令周芷若憶起凌遲之苦，溫水敷面，周芷若卻只覺渾身發冷，不自覺打了個寒戰。



又是一碗參湯灌下，刑架抬出，陰不害已在院中等候，院中已多了一張木台。



今日卻並未將刑架立起，而是平放於台，只因周芷若四肢已去其三，今日剮其右腿，便無法站立。



刑架放好，陰不害言到：「周姑娘，今日在下欲以齒刃伺候姑娘，請姑娘品之。」



待吳王坐定，點穴止血之後，陰不害將周芷若右腳從釘上扯出，周芷若昨日雖已經經過此釘尾磨骨之痛，五趾仍不自覺箕張，少不得又須陰不害輕撫其足，一揉之下。



只覺入手纖細，細看時，只見周芷若之足雖被釘了數日，又身受三日凌遲之苦，卻仍白如秋霜，潤似羊脂，並無絲毫僵硬之狀，這只嫩藕生芽，白蓮卸花一般的尤物，自今日後再不可見，陰不害不禁心中暗歎。



陰不害握住周芷若的右腳，取過鋼針，自周芷若大趾趾甲縫中刺入，直至甲根，然後以鋼針在周芷若甲縫中左右攪動，使其趾甲與甲內嫩肉慢慢分離，不一時，絲絲鮮血自甲縫中滲出！



周芷若大趾趾甲已由粉紅透明變為嫣紅之色，陰不害將鋼針拔出幾分，暗運內力，將鋼針向外一挑一刺，鋼針竟從周芷若趾甲中穿出，原來此針乃精鋼所製，堅利無比，陰不害又是內功精湛，方有此效。



陰不害再運內力，以鋼針挑住周芷若趾甲，慢慢拔出。



陰不害小心翼翼，深恐鋼針將周芷若趾甲裂開，從而無法挑住，因此這一拔卻是極慢。



周芷若其餘四趾趾甲皆十分精細，以此法去甲時卻不似大趾這般費力，不一時，周芷若右腳五趾趾甲皆盡。



陰不害開始為周芷若右腳剝皮去肌。



陰不害仍是以針在周芷若纖足之上划動，針過處，鮮血滲出，宛如絲絲紅線纏在一截白蓮之上。



鋼針劃過一遍，周芷若足上皮膚已然被劃成數十片，陰不害又用鋼針將其逐一挑起，片片扯下。



鋼針堅利、陰不害技巧兼之周芷若足上皮膚稍有韌性，方能如此用刑，三者缺一不可。



如若此法用於周芷若別處皮膚，只怕皮膚尚未撕下之前已被鋼針豁開。



周芷若足上皮膚已然撕盡，骨肉皆裸露在外，白骨襯紅肌，足形卻一如既往，未有絲毫變化，如果似古人般以蓮喻足的話，此時可謂紅蓮盛開了。



陰不害取過鐵夾，開始解此紅蓮，自五朵蓮瓣直到蓮跟，鐵夾過處，周芷若足上肌肉被一條條撕扯下來，人之足本是十分精細的部位，筋腱眾多，肌肉細韌，以外力將足上肌肉生生扯離卻也費力，陰不害內功精湛倒也無妨，只是苦了受刑的芷若姑娘。



鐵夾取過一遍，周芷若右足這只紅蓮已然殘破，森森白骨筋腱上只餘些許肌肉脂肪。



陰不害稍一停頓，伸手取過齒刃。



所謂齒刃，刃身黝黑細長，刃形似刀，刀刃極鈍，上有鋸齒，刀尖卻是甚利。



最初之時，陰不害並無此刃，用的卻是鈍刀，用時受刑者固然極苦，卻須損耗陰不害不少內力，後來突生靈感，鈍刀加之鋸齒，用之大為省力，且受刑者鋸肌之痛勝於鈍刀多矣。



陰不害開始以齒刃鋸下周芷若足趾，仍是十分精細，每趾鋸作三截，這鋸骨之刑今日周芷若是首次領教，這齒刃鋸身又是極鈍，更像是將趾骨慢慢磨斷，周芷若更是疼的渾身不斷顫抖。



足趾鋸完，陰不害並未停手，而是用齒刃繼續鋸割周芷若的足身，由前至後，將周芷若的足骨碎鋸成了十幾片，直至腳踝。



周芷若踝上皮膚剛才已被陰不害以針剝下，踝骨已露，陰不害毫不猶豫，齒刃對準周芷若踝凸處鋸了起來，前文曾述，腳踝凸處最是敏感，這一鋸之下，周芷若渾身開始劇烈抽搐，高聲慘叫數聲之後，嗓音已顯嘶啞，鼻目中更是涕淚橫流，甚是狼狽。



陰不害並未將周芷若足踝之處一次鋸完，鋸至一半，卻又從另一側踝凸之處鋸起，使周芷若這磨踝之痛受到十分充分。



齒刃終於停下，在看周芷若時，已是無力慘呼，卻只喃喃叫苦，陰不害忙取錦帕，輕輕地為她拭面，並揉其週身幾大穴道，終於，周芷若身上肌肉漸漸放鬆，不再抽搐。



陰不害見天近午時，請吳王休息用膳，趁機為周芷若注入內力，令其少許休息。



午時已過，剮刑再開，陰不害仍以鋼針在周芷若腿上划動，卻是更加小心翼翼，眼見將周芷若右腿皮膚，自膝以下，劃成了十數圈，自膝以上，分作了數十束，膝蓋皮膚，則是一個渾圓。



陰不害仍是要對周芷若右腿之皮採用先分而後剝執法，只是將形狀分的如此整齊，卻是因為數日來凌遲周芷若刀隨意走，甚為順暢，心中得意，不覺間將此酷刑已看作一場遊戲，故心生炫技之意。



細細分完，因周芷若腿上皮膚並不似足上那般堅韌，故無法再以針挑住不使之破，於是仍用鐵夾，將周芷若每一條、每一片皮膚一端夾住，慢慢撕扯，直至整條剝落，卻無絲毫破損。



這剝皮之刑周芷若早有領教，故並不似早上那班苦楚。



皮膚剝盡，粉肌畢現，陰不害又取過了齒刃，周芷若一見，心中立時一緊，冷汗透背，思及這齒刃之苦，不禁要出聲哀求，陰不害卻並不理會，只是安心伺候。



陰不害將齒刃插於周芷若肌肉下方，鋸齒向上，來回拉扯，這鋸齒極鈍而周芷若肌肉卻又極韌滑，不好著力，陰不害仍是暗運內力，撕扯不止，拉扯多下，終於將一條肌肉鋸斷，陰不害持住肌肉斷口，將其拉緊，從其根部繼續鋸割，終於將這條肌肉從周芷若身上取下。



劇痛之下，周芷若只覺齒刃稍停，正要鬆一口氣，陰不害卻又開始下手鋸割第二條，令周芷若無絲毫喘息之機，只覺這劇痛綿綿不絕。



此次取肉雖不似前幾日時那般細碎，乃是整條鋸割，然而每鋸一條卻要來回拉扯數十次，這生鋸之痛並不亞於昨日鐵夾撕肉，而今日之剮比之昨日用時卻是更長，故周芷若受苦更甚。



待得周芷若右腿各條肌肉鋸完，陰不害又開始以齒刃鋸割各處筋腱，待得剔骨完畢，天色已是甚晚。



「主公，此女今日擬受七百刀，實受一千零八刀，請主公驗刑。」



吳王一有些疲倦，向陰不害拱了拱手。



「先生早些歇息，明日送周掌門上路。」



劇痛中的周芷若聞聽此言，心中卻生一種釋然之感，不禁面現微笑之色，陰不害見此，也不多言，只是照例為周芷若敷藥、運功，指揮眾人伺候周芷若睡下。





（六）第五日：殞命



這一日是凌遲大刑的最後一天，周芷若被早早喚醒，四女開始忙著為其洗濯身全身，洗濯畢，卻並未再給周芷若穿上囚服，此時周芷若四肢筋肉全盡，刑架亦早已失去作用，陰不害輕輕抱起身無寸縷的周芷若，輕輕放於院中刑台之上。



周芷若處女之身，從未如此赤身裸體被男子接觸，不禁暈生雙頰。



待得背上肌膚觸到堅硬的刑台，周芷若明白自己今日再也無法活著離開此台，但自己掌門之位已失，心中張郎遠遁，四肢依然被廢，早已生不如死，所幸終將結束這凌遲酷刑，心中頓覺釋然，



「周姑娘，今日已為姑娘準備妥當，在下將以剝皮、剜脂、剮肌、拆骨、抽腸、剖陰、探宮、裂肝、去肺、摘心十法伺候姑娘，送你上路。」



一番酷刑聽的周芷若毛骨悚然，周芷若未料到這最後一日竟然如此慘酷，心中釋然之意頓消，只覺後背一陣發冷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。



不一時，吳王來到。



陰不害輕輕將周芷若翻了過來，露出一張白玉一般的美背，一截細腰，一雙渾圓小臀。



陰不害伸手取過劃刃，將周芷若肩胛處皮膚劃開兩道，用鐵夾夾住開出，從上而下，將這整片皮膚一寸一寸撕扯下來。



這剝皮之刑在陰不害看來，只是今日例行公事而已，他也不希望周芷若被早早折磨的過於虛弱，因此只是以前幾日手法機械操作，甚至有些趕工，每次撕開的皮膚也比前幾日要大幾分。



縱然如此，周芷若仍是疼的花容失色，額頭緊緊抵在刑台上，咬牙強忍。



只用了一頓飯功夫，周芷若後半身的大部分皮膚，自肩過臀，都已經被活活剝了下來，只見大片的鮮紅色肌肉不斷抽搐！



此時陰不害已無法將周芷若翻身置於台上，只好另覓它法，從一旁取過一條鐵索，鐵索兩端各有一個鐵鉤，陰不害用鐵鉤仔細的穿過周芷若雙肩琵琶骨，硬生生將她掛了起來，開始從她身前下手。



此時周芷若雖然四肢無肉，後背去皮，前身的曲線卻仍是十分柔美迷人，胸部一雙如鴿小乳，不盈一握，乳尖處兩圓粉紅的處女乳暈，恰似白緞上點了兩點胭脂。



一截楊柳小腰當中美臍一點，宛如一汪秋水。



腹部平坦光滑，線條優美，肌肉緊實，正是江湖兒女本色。



陰不害無暇欣賞，先是取過剪刀，剪去了周芷若兩點乳尖，又用挑刃挖去了她一汪美臍，然後繼續撕扯她前身的皮膚。



等前半身皮膚剝完，前後兩片絲緞一般的皮膚垂了下來，彷彿給周芷若又穿上了一襲絲裙。



此時周芷若除頭頸之外，已無半寸皮膚，陰不害開始細細雕琢這粉肌玉脂。



周芷若雙乳雖小，且甚有彈性，然是外皮剝下後，仍是一層脂肪，陰不害取過勺子一般的剜刃，開始一勺勺舀下周芷若胸部香脂。



這剜刃本也甚為鋒利，陰不害嘗以之去人雙目，但此次一來憐周芷若如花美顏不忍毀之，二來吳王亦令留周芷若之首有他用，故此次無法用於周芷若秀目，而用其去肌則形狀凌亂，陰不害不喜之。



此時用於周芷若香脂卻是恰到好處。



雖是脂肪，但女子乳房乃是至為敏感之處，神經密集，剜刃過處，除剜去脂肪外，亦將周芷若神經劃斷，乳房柔弱，不似筋肉那般堅韌，這種剜脂之刑正是以至鋒去至柔，並不亞於裂肌磨骨之苦，每剜一刀，周芷若都疼得長聲慘叫不止。



胸部剜脂已畢，又是腰腹，陰不害先取長針，自周芷若小腹之處刺入七分，拔出細看，已對其腹部脂肪肌肉之深淺，心中有數，仍是以剜刃去脂，腰腹不似乳房那般敏感，周芷若不再長聲慘叫，只是細細呻吟。



周芷若纖腰緊致，腹部脂肪只是薄薄一層，不一刻便已去盡。



陰不害略一沉吟，開始剖陰之刑。



周芷若處女之身，陰阜小且緊，陰不害先以鋼針挑起周芷若兩片陰唇，以小刀細細剮下，再以鋼針探入，略一抖動，已穿過了周芷若的陰蒂，手腕用力，將其生生撕下，周芷若此時疼的渾身亂抖，臻首直搖，花容抽搐，淒厲慘叫。



陰不害心沉似水，又以鋼針生生撕下了周芷若的兩片小陰唇。



再一用力，終於將周芷若最寶貴的那片少女之膜扯出，劇痛之下，周芷若頓時昏厥過去。



陰不害仍是輕按周芷若人中，待其幽幽醒轉，開始探宮之刑。



所謂探宮，顧名思義，就是以針探入周芷若的子宮，再將其挑出取下。



這子宮是女子身上最為敏感之處，鋼針甫一探入，便已強力抽搐，陰不害技藝雖精，也覺甚難挑住，連試幾下，周芷若已是疼的撕心裂肺，渾身亂抖。



陰不害沉了口氣，繼續攪動鋼針，終於刺入周芷若子宮之壁，當下不敢性急，小心翼翼的將周芷若子宮拉出，一慢之下，周芷若便又多受了十分苦楚。



陰不害用剪沿著周芷若子宮四周將數條筋絡一一剪斷，結束了這慘酷之極的探宮之刑。



此時周芷若已被折磨的面無人色，奄奄一息，陰不害忙請吳王休息用膳，趁機給周芷若輸入一股真氣。



陰不害再以鋼針探入周芷若菊門，一探之下，將周芷若之腸挑住。



一截一截緩緩拉出，再以剪刀細細剪斷，人之腸在體內盤曲，實際卻是甚長，這抽腸之刑卻也用了不少功夫，周芷若這幾日並未進食，其腸亦呈粉紅，卻無異味。



周芷若之腸抽盡，便是剮肌之刑，周芷若胸腹背臀尚有大片肌肉，皆大而韌，鐵夾難以扯下，鋼針難以劃開，因此陰不害以挑刃裂之，再條條剪下，挑刃甚利，周芷若便不似剛才那般痛苦難當。



只是陰不害劃割甚為仔細，胸腹背臀肌肉又多，足足過了一個時辰，方才剮盡，周芷若背後已露出白骨。



前面卻是胸肋和腹膜。



再看周芷若時，已是雙目失神，奄奄一息。



尚有拆骨、裂肝、去肺、摘心四刑，此四刑需在一炷香內一氣呵成，否則周芷若便在受刑結束之前有性命之虞，陰不害抓住周芷若粉白長頸，生生一扯，周芷若雙肩琵琶骨被鐵鉤生生脫下，陰不害左手握住周芷若粉頸，右手持剪，將周芷若肋骨一條條剪斷。



再用長劃豁開周芷若的腹膜，周芷若之腸早已被抽出，因此並未腹破腸流。



周芷若心肺五臟均已露出，一顆心臟卻仍在跳動。



陰不害取過小刀，輕輕數刀，將周芷若粉肝剖成幾片，是為「裂肝」，又取剪刀，將周芷若兩肺剪開，是為「去肺」。



最後，取鐵夾將周芷若尚在搏動的心臟生生摘下，是為「摘心」。



這幾下一氣呵成，並無半點遲滯，只見周芷若雙目圓睜，張口欲叫，卻再也發不出一點聲音。



一代佳人，終於結束了這殘酷至極的人間極刑，香消玉殞。





（七）後記：丁敏君



凌遲大刑已畢，吳王命將周芷若傳屍於諸軍，向諸將說明教主之仇已報，已安眾心，從此眾將一心，終於一統天下。



峨嵋派掌門被殺，派中再無高手，從此對吳王再無威脅，終於被滅門於征明玉珍之役。



至於陰不害，則飄然離去，帶走了內力全失的丁敏君，他早已在妻子靈前立誓，必食丁敏君之肉為妻報仇！



他已經為丁敏君準備好了一切，從此果然每日取丁敏君之肉食之，卻不取其性命，直至一年後，丁敏君方才斃命，妻子大仇得報，也算替周芷若解決了派中叛徒。



那卻是另一個傳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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